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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试论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河陇地域特征∗

王 伟 琴

摘　 要：唐代中前期，主流认识认为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在齐国及其周边地区，民间流传的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在

长城，但地域特征都较为模糊；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故事发生地则呈现出浓郁的河陇地域特征。 《孟姜女变

文》中故事发生的细节较之前更加丰富，“陇上”“金河”“莫贺延碛”“燕支山”等地名的出现，说明变文中故事的发

生地域不在齐地、莒地，也不在燕北，而在河陇边塞。 《孟姜女变文》第一次明显地突出了故事的河陇地域特征，这
在杞梁妻故事嬗变史上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巨大变化。 这一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唐代晚期民族融合过程

中作者借杞梁妻故事委婉表达当地民众对吐蕃劳役反抗以及对中原思归主题的需要，是河陇陷蕃历史现实在变文

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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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敦煌文献出土以来，学术界关于晚唐敦煌本

《孟姜女变文》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卷及其数量

的探讨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代表作为伯希和、王重

民、郭在贻、黄征、张涌泉、张鸿勋、刘波、林世田、张
新朋等专家的成果②。 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
在杞梁妻故事传承中的位置异常重要，处于孟仲姿、
孟姿故事与唐释贯休《杞梁妻》诗之间发展的中间

环节。 解读清楚《孟姜女变文》，对于变文本身的阅

读以及厘清其与释贯休《杞梁妻》之间的前后承继

关系至为关键，而探讨《孟姜女变文》的地域性是解

读本变文的一个突破口。 对《孟姜女变文》地域性

进行研究有助于理清楚唐代晚期杞梁妻故事的演变

过程，有助于纠正明清时期学界对晚唐时期贯休

《杞梁妻》创作无据而误的错误认识，纠正现当代学

者认为贯休《杞梁妻》为唐代杞梁妻故事巨变之始

的错误认识。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缺乏关注。 本

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的梳

理，深入剖析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故事发生地

浓郁的河陇地域特征，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合理性

分析，进而明确其在杞梁妻故事嬗变过程中的特殊

位置。

一、唐代中前期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

关于唐代中前期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我们主

要依据文献的记载与引用来大致判断。 下面从唐代

中前期主流认识与民间传说两个方面依次梳理。
１．唐代中前期主流认识认为杞梁妻故事的发生

地为齐地

笔者认为，唐代杞梁妻故事发生地在齐地的主

流说法，依据的是唐代的官方认定和《文选》注的资

料。 据文献记载，唐代官方认为杞梁妻是齐地人。
《唐会要》 载： “（唐玄宗天宝） 七载五月十五日

诏：‘……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

果，配酒脯，洁诚致祭。 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
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齐杞梁妻 （济南郡） ……以上烈女一十四人。 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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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③唐玄宗天

宝七年（７４８）诏书中褒奖杞梁妻为烈女，并命令郡

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明确杞梁妻为

齐人，当时属于济南郡。 由此可知，唐代官方对杞梁

妻及其故事发生地的认定，依据的是《左传·襄公

二十三年》关于杞梁的历史记载：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 门于且于，伤

股而退。 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 杞殖、华还

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

于蒲侯氏。 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 “请有

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 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
从而伐之，获杞梁。 莒人行成。 齐侯归，遇杞梁

之妻于郊，使吊之。 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

焉？ 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

郊吊。”齐侯吊诸其室。④

唐代《文选》的注解采用的仍然是汉代文献，这
说明唐代关于杞梁妻故事的主流认识与汉代基本保

持一致。 《文选》注文有两处引用杞梁妻故事：
第一处是李善在《文选》卷 ２９“谁能为此曲，无

乃杞梁妻” 句下引用东汉蔡邕 《琴操》 之文。 曰：
“‘《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
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

吾节？ 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

而死。”⑤《六臣注文选》“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条李善注后有五臣注语：“济曰：‘既不用直臣之谏，
谁能为此由，贤臣乃如杞梁妻之惋叹矣，余同善

注。’”⑥在此处五臣没有“更为诂解”，注文只是李

善注解的延伸，这说明五臣认同李善关于杞梁妻故

事的注释。
第二处是李善在《文选》卷 ３７“崩城陨霜”句下

引用《列女传》之文。 云：“杞梁妻者，齐杞梁殖之妻

也。 齐庄公袭莒，殖战死。 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

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
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

崩。”⑦此处，李善注释采用汉代刘向的记载，而五臣

的注语是：“济曰：‘……杞梁妻，其夫战死于莒城，
妻哭之，城为之崩。’”⑧吕延济关于杞梁战死于“莒
城”的说法显然是受《水经注》的影响。 《水经注》卷
二十六 “（沭水） 又东南过莒县东” 条下注释道：
“《琴操》云：……哀感皇天，城为之堕。 即是城也。
其城三重，并悉崇峻，惟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

周四十许里。”⑨这说明，直到 ７１８ 年五臣注《文选》
之时，杞梁妻的故事与前代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通过考察李善、五臣注《文选》时所引杞梁妻故

事，可以推知，敦煌本《孟姜女变文》之前，唐代关于

杞梁妻故事发生地的主流认识与汉代、北魏时期基

本一致。
２．唐代中前期民间流传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在

长城

据在日本发现的两部佚书《琱玉集》和唐写本

《文选集注》的相关记载可知，唐代中前期在主流的

杞梁妻故事传播的同时，民间还有孟仲姿和孟姿故

事的存在，其发生地均在长城。
唐代无名氏的《琱玉集》引用志怪小说集《同贤

记》关于孟仲姿的故事：“杞良，周时齐人也。 庄公

袭莒，杞良战死，其妻收良尸归。 庄公于路予之，良
妻对曰：‘若良有罪而死，妻子俱被捦，设如其无罪，
自有庐室，如何在道而予乎？’遂不受吊。 庄公愧之

而退。 出《春秋》。 一云：‘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

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 起（超）女仲姿

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 因

何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 但以从役

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 ……’ 出 《同贤

记》，二说不同，不知孰是。”⑩《同贤记》所载孟仲姿

故事的发生地为长城，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杞梁妻

故事与长城相关联的文献。
关于《琱玉集》，宋代郑樵撰《通志·艺文略》

载：“《琱玉集》二十卷。”􀃊􀁉􀁓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
载“《琱玉集》二十卷”􀃊􀁉􀁔已经残缺。 近代学者在日

本发现了残本《琱玉集》，其卷中有题记：“□武一十

九□天平十九年岁在丁亥秋七月日。”日本“天平十

九年”相当于唐代天宝六年（７４７）。 李慈铭认为，
“其书掇拾奇零，绝无条理，重悂貤缪，不胜指摘，盖
是六朝末季底下之书”􀃊􀁉􀁕。 日本学者涩江全善与森

立之等人编纂的《经籍访古志》认为，残本《琱玉集》
“文字遒劲，似唐初人笔迹，真罕见之宝笈也”􀃊􀁉􀁖。
笔者采信《琱玉集》是唐代类书的说法。

《琱玉集》既收录了出自《春秋》的杞梁妻故事，
又收录了《同贤记》记载的孟仲姿故事，后者所载内

容显示出杞梁妻故事发生了巨大变化。 黄瑞旗在

《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指出：“孟仲姿传奇除了继承

西汉以来‘妻子哭夫城崩倒’这个情节单元以外，其
他如时代、主角身份、结局全是新出，说法与杞梁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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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大不相同，已经可以据此建立起故事的 ‘类

型’。”􀃊􀁉􀁗关于《同贤记》，顾颉刚认为，该书“不知何

人撰，见《琱玉集》引；日本写本《琱玉集》题天平十

九年，即唐玄宗天宝六年，可见此书是中唐以前人所

作，《同贤记》又在其前”􀃊􀁉􀁘。 据此推知，在中唐之前

即 ７４７ 年以前，孟仲姿故事已经存在。 《琱玉集》的
抄写者注语云：“二说不同，不知孰是。”这说明在杞

梁妻故事继续流传的同时，孟仲姿的故事已经产生

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动摇了抄写者对于传统杞梁

妻故事的接受态度。
从情节上看，孟姿故事与孟仲姿故事是民间流

传的两个相近故事。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 ７３）
曹植《通亲亲表》“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况徒虚语

耳”句下注语有孟姿故事的记载：
　 　 《列女传》云：“孟姿□□未婚，居近长城，
杞□□□□□□□避□此。 孟姿后园池□树水

间藏。 姿在下，游戏于水中。 见人影，枝上见

之。 乃□请为夫妻。 梁曰：‘见死役为卒，避役

于此，不敢望贵人相采也。’ 姿曰：‘妇人不赤

见。 今君见妾□□□此，□□更□子。’……。
馈食，后闻其死，遂将酒食往收其骸骨。 至城下

问尸首，乃见城人之筑在城中。 遂向所筑之城

哭。 城遂为之崩。 城中骨乱不可识之，乃泪点

之，变成血。”􀃊􀁉􀁙

这里提到孟姿“居近长城”，杞梁“避役于此”，
由此可见孟姿故事的发生地在长城附近。 令人疑惑

的是，在这则注释之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还引

用了李善注。 唐代流传的刘向所编的《列女传》中

没有孟姿故事，从这条注文记载孟姿故事出自《列
女传》的情况来看，注者是想借助《列女传》来抬高

形成于民间的孟姿故事的地位，或者是民间有编者

将孟姿故事编入《列女传》而对《唐钞文选集注汇

存》的注者产生了影响。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杞梁妻的故事发生地

与梁山有关。 李白受曹植诗句“杞妻哭死夫，梁山

为之倾”的影响，在《东海有勇妇》中写道：“梁山感

杞妻，恸哭为之倾。”王琦认为“太白用梁山事盖本

之曹诗也”􀃊􀁉􀁚。 这一观点对现代学者影响很大，多认

为李白受曹植影响而将杞梁妻故事与“梁山”并提。
至于其中有无更深层次的原因，专家多未进行解释，
只是单独将其列为一种说法。

综上所述，在孟仲姿故事中，杞梁是“燕人”，孟

姿故事中女主人公“居近长城”，她们的居住地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曹植、李白则认为杞梁妻故事发生

地与梁山有关。 这些变化与唐代官方对杞梁妻籍贯

的认定以及杞梁妻故事在唐代的主流传播并不一

致，也没有在唐代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杞梁妻故事的

传播中产生大的影响。 唐代杞梁妻故事传播的主流

仍然延续先秦汉魏的影响，认为其故事发生地在齐

国及其周边地区。

二、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河陇地域特征

“长城”“塞”是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之前

孟仲姿、孟姿故事已经具有的地域特点。 变文对此

予以保留，如关于“长城”，变文中与长城有关的有

“当别己后到长城”“不知君在长城妖”“大哭即得长

城倒”“长城何为颓” “洒长城已（以）表单（丹）心”
“贱妾同向长城死”“远筑长城”等句；关于“塞”，变
文残卷有“魂销命尽塞垣亡”“塞外岂中论”“魂埋塞

北”等句。 变文故事发生的细节较之前更加丰富，
“陇上”“金河” “莫贺延碛” “燕支山”等地名的出

现，说明变文中故事的发生地域不在齐地、莒地，也
不在燕北，而在河陇边塞。 《孟姜女变文》第一次明

显地突出了故事的河陇地域特征，这在杞梁妻故事

嬗变史上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巨大变化。
１．陇上

《孟姜女变文》残卷引用古诗云：“陇上悲云起，
旷野哭声哀，若道人无感，长城何为颓？”（伯 ５０３９）
陇为山名，陇山绵延横亘于甘肃、陕西交界之处，陇
上泛指今陕北、甘肃及其以西地方，陇上诸郡包括陇

西、南安、汉阳、永阳等郡县，即今天甘肃省东南部地

区。 “陇上”是一个诗文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地域

性词汇，其中一些指“陇上”这一地区，如“超有信、
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 若大军还，不严为

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陇上歌之曰：
‘陇上壮士有陈安……’”􀃊􀁊􀁒；“陇头远行客，陇上分

流水”􀃊􀁊􀁓；“西行陇上泣胡天，南向云中指渭川”􀃊􀁊􀁔。
但是“陇上”更多的指边塞，如“君行登陇上，妾梦在

闺中”􀃊􀁊􀁕；《陇上逢江南故人》诗句“三声戍角边城

暮，万里乡心塞草春。 莫学少年轻远别，陇关西少向

东人”􀃊􀁊􀁖；“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
《陇上叹》诗句“援车登陇坂，穷高遂停驾”􀃊􀁊􀁘等。 敦

煌写卷中“陇上”一词也多与军事有关，如“兵雄陇

上，守地平凉” （伯 ２６３１）；“江边乱踏于楚歌，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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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开（闻）于豺叫” （伯 ４６３８）等。 由以上文献记载

可知，《孟姜女变文》残卷中的“陇上”在河陇地区。
２．金河

《孟姜女变文》残卷中有关“金河”的表述是：
“秦王远托金河北，筑城本拟防胡贼。” （伯 ５０１９）关
于“金河”，有多种说法：如今甘肃的北大河；古芒干

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大黑河；今内蒙古乌拉特

中旗东南的摩楞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支流吉

尔马泰河；古到刺山水，在今河北蔚县东等。 我们认

为变文中的“金河”在肃州，即今甘肃酒泉市西的北

大河。 金河为河西走廊内陆河流，源于祁连山脉的

托来山东段，北流经酒泉、金塔等绿洲，至金塔县鼎

新入黑河，后由于兴修渠道、灌溉农田，下游消失在

戈壁沙丘之中。 “金河”为边塞要地，正如唐员半千

《陇头水》所言“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 “金
河”是唐代通往吐蕃的要道，如《新五代史》引高居

诲《使于阗记》记载：“（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
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

界。”􀃊􀁊􀁚敦煌写卷中的“金河”多与征战有关，这与其

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如“金河，亦名呼

蚕□水。 县名标振武，波浪出西凉。 直入居延海，分
流袭（洗）战场” （伯 ２６７２）。 又如“金河东岸阵云

开”（伯 ３６３３）等。 “金河”常与“玉塞”并举，如“金
河路上，飞译（泽）云奔；玉塞途中，忽承雷令” （伯
２６１３）；“运张良之计，东静金河；立韩信之谋，北清

玉塞”（伯 ３５５６）；“即有权兵玉塞，遥望慈门，饮马

金河，虔心胜教者谁也”（伯 ３７７０）等。 “金河”也与

“陇”相连，如“加以陇头雾卷，金河泯湍濑之波”（伯
４６４０）等。 由此可见，《孟姜女变文》残卷中的“金
河”在河陇地区。

３．莫贺延碛

《孟姜女变文》中有“莫贺延碛里” （伯 ５０１９）
句。 “莫贺延碛”位于罗布泊与玉门关之间，今称

“哈顺戈壁”。 史籍中的“瓜州”“伊州”“沙州”通常

是界定“莫贺延碛”的地理标志，如《释迦方志》云：
“其北道入印度者，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余里，至
瓜州，又西北三百余里至莫贺延碛口，又西北八百余

里出碛，至柔远县，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旧
唐书》载：“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

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

尾。”􀃊􀁋􀁒此外，敦煌写卷也记录有“莫贺延碛”，如“谟
（漠）贺延碛禳辟” （斯 ４６５４）等。 所以，《孟姜女变

文》残卷中的“莫贺延碛”也在河陇地区。
４．燕支山

《孟姜女变文》残卷中有“说道燕支山里” （伯
５０１９）之句。 燕支山，即今甘肃山丹县南大黄山。
文献中多次记载过燕支山，如唐代李白《幽州胡马

客歌》云：“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韦应物《调
啸词二首》（其一）：“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

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迷路。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

日暮。”􀃊􀁋􀁔燕支山又名焉支山、删丹山，如《汉书·霍

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

西，有功。 上曰：‘……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

里……’。”􀃊􀁋􀁕《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用

《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

南五十里。 《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

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

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敦煌

写卷中还有“燕脂山”的说法：“单枪匹马，舍躯命而

张掖河边；仗剑轮刀，建功勋于燕脂山下。” （伯

３５５６）由此可见，《孟姜女变文》残卷中的燕支山也

属于河陇地区。
综上所述，在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残卷

中，除了“长城” “塞垣” “塞外” “塞北”之外，更有

“陇上”“金河” “莫贺延碛” “燕支山”等河陇地名，
这充分说明该变文演绎的故事发生地是在西北河陇

地区。

三、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地域特征产生的原因

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地域特征产生的原

因，与变文主题表达内容及其所处历史背景密切相

关。 《孟姜女变文》呈现的地域特征是变文作者表

达反抗吐蕃劳役、思归中原主题的需要与河陇陷蕃

历史现实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是重要原因，后者是根

本原因。
１．作者表达主题的需要

从春秋时期至唐代，杞梁妻故事的主题由“知
礼”、忠贞逐步演变为反抗秦筑长城的沉重劳役。
而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作者对杞梁妻故事的主

题进行了富有河陇地域特色的改造和创新，具体表

现为作者借杞梁妻故事委婉地表达出晚唐河陇陷蕃

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该地区民众对吐蕃沉重劳

役的强烈反抗情绪与对中原王朝的浓厚思归之情。
这两者紧密联系，互相交织，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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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变文》作者通过杞梁服劳役的遭遇表

达了河陇地区民众对吐蕃沉重劳役的强烈反抗情

绪。 变文内容反映了杞梁服劳役环境的恶劣，如
“（劳）贵珍重送寒衣” （伯 ５０３９）、“霜沾三面” （伯
５０１９），足见杞梁服劳役的地方气候寒冷，生活环境

很差，需要自备寒衣度日。 “执别之时言不久，拟如

（于）朝暮再还乡” （伯 ５０３９），表明劳役时间久长，
原本服役不久即可还乡，现在却一去不返。 “谁为

忽遭槌杵祸” （伯 ５０３９），“当作之官相苦克” （伯

５０３９），说明民众服劳役时还要面临严苛的酷刑。
“魂销命尽塞垣亡” （伯 ５０３９），则说明百姓服劳役

地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恶劣到极点，最终导致

杞梁不堪重负，命丧长城。 变文同时表达了对杞梁

命丧长城的同情。 从“命尽便被筑城中，游魂散漫

随荆棘”（伯 ５０３９）之语可知，百姓劳役丧命之后，就
被草草筑入长城，以至于杞梁成为游荡在外的孤魂

野鬼。 面对杞梁的不幸遭遇，杞梁妻进行了强烈的

控诉，“妇人决列（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伯
５０３９）。 杞梁妻在河陇地区“哭崩长城”集中代表了

当地民众反抗沉重劳役情绪的强烈爆发。
《孟姜女变文》作者通过杞梁与数个髑髅对家

乡的思念之意，抒发了河陇地区民众对中原王朝浓

厚的思归之情。 变文中杞梁“拟如（于）朝暮再还

乡”；数个尸骨无人收取的髑髅，面对杞梁妻愿意为

他们传信亲人的好意，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亲人的想

念：“髑髅既蒙问事意，己得传言达故里，魂灵答应

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 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

不襟（禁）俱役死。 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

里。 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此言为记

在心怀，见我耶娘方便说。’叩头□□□□□。” （伯
５０３９）并且，变文中说道“□□□□□骨，自将背负”
（伯 ５０３９），“祭之已了，角束夫骨，自将背负” （伯
５０３９），最终，杞梁魂归故里，从而使得变文的思归

主题得到深化。
２．河陇陷蕃历史现实的反映

敦煌本《孟姜女变文》河陇地域特征产生的根

本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后河陇陷蕃的历史现实。 唐

玄宗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冬，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

山与其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唐

朝政府为了平定叛乱，从西北部边疆调集军队，吐蕃

趁虚而入，河陇失守。 直至唐宣宗时期，河陇地区才

重归唐朝。 大中五年（８５１）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

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 自河、
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

河陇陷蕃的近百年时间，是以汉、吐蕃为主的多

民族深度融合的艰难历史时期。 传世文献记载了河

陇陷蕃的历史，其中也有不少表达河陇陷蕃百姓对

吐蕃强烈的反抗情绪、对中原王朝浓厚的思归之情

的文献资料。 《新唐书》记载，贞元三年（７８７）“虏又

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

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 《新唐书》又载：
“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
恸而藏之。”􀃊􀁋􀁙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
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

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

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

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 密

问之，丰州人也。”􀃊􀁋􀁚又如《旧五代史》记载：“开成

（８３６—８４０）时，朝廷尝遣使至西城，见甘、凉、瓜、沙
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

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

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

更有身陷蕃中密计逃离者，白居易诗《缚戎人》
中有详细的记载：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唯许

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

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

之子也。 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

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

记也。）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 蕃

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

以上文献表达的主题与敦煌本《孟姜女变文》
的主题颇为一致。 变文作者对杞梁妻故事进行了合

理化改造，赋予其浓郁的河陇地域特色，意在借助该

故事形象生动地再现河陇地区陷藩时期的苦难现

实，表达陷蕃区民众普遍的反抗情绪与浓厚的思归

情结。
综上所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唐代

中前期杞梁妻故事的发生地与前代相比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并且其地域性特征模糊。 唐代晚期敦煌本

《孟姜女变文》的故事发生地则具有浓郁的河陇地

域特征，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在于晚唐民族融合过程

中作者借杞梁妻故事委婉表达河陇地区民众对吐蕃

劳役反抗以及对中原思归主题的需要，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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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反映河陇陷蕃的历史现实。

注释

①《孟姜女变文》为佚名作者撰写，其题目为现代学者依据残存故事

拟补。 伯 ５０３９《孟姜女变文》残卷中女主人公被称为“姜女”，依据

为变文中“姜女自雹哭黄天” “姜女哭道” “姜女悲啼”的称谓；同时

变文女主人公又被称为“杞梁妻”，如“魂灵答应杞梁妻”。 变文中

“姜女”出现了三次，“杞梁妻”显示了“姜女”的身份。 一般情况下，
一篇作品中主人公的称谓前后会保持一致性，不会出现多种称谓，以
避免造成理解上的混乱，而且变文中没有出现“孟姜女”的名称，因
此，变文题目拟为《姜女变文》或《杞梁妻变文》似乎更合适。 为了行

文方便，本文中仍沿用《孟姜女变文》的题目。 再者，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认为敦煌遗书中抄写《孟姜女变文》的有伯 ５０３９、Дх．
１１０１８、ＢＤ１１７３１、伯 ５０１９、斯 ８４６６、斯 ８４６７ 六个写卷。 这六份均已残

破的写卷组合在一起，故事内容依然不完整，其中包含的故事情节有

杞梁妻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亲、背负夫骨还乡等。 ②《敦煌

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 年，第 ３１２ 页；王重民等：《敦煌变

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年，第 ３２—３５ 页；郭在贻、张涌

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３１—３５ 页；黄
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６０—６５ 页；张鸿

勋：《新发现的英藏“孟姜女变文”之意义》，《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刘波、林世田：《〈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

题研究》，《文献》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
残片考辨二题》，《文献》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③〔宋〕王溥：《唐会要》，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０２ 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

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０８４—１０８５ 页。 ⑤⑦〔南朝·梁〕萧统：《文选》，中
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４１０、５２２ 页。 ⑥⑧〔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

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３９、６９３ 页。 ⑨〔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５０６—
５０７ 页。 ⑩《丛书集成新编》（第七册），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６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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